
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争夺将白热化

如果中国国内市场难以在尽量短的时期扭转不利影响，美国市场的比

较优势就会进一步突出，中国的产业要素就会加速向美国市场转移。

中美这两个全球最重要的市场，分布了诸多不同类型与规模的跨国公

司。新冠疫情加剧了美国政府对跨国公司以及国家“再工业化”的重

视。在美国政府以关税和限制投资等手段进一步削弱中国的出口贸易

和资本优势之际，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对美有出口业务的公司，

往往面临艰难的选择，即在中国“动态清零”的时局下，如何安排未

来的全球化战略？是否需要实施跨国投资？是否需要直接去美国实

施绿地投资？



可能很多中国人很难感受到中美对跨国公司争夺的激烈程度。最近笔

者采访了一位在美国长期服务中国客户赴美投资的专业人士，也是我

的老朋友，他告诉我，此前接手的一个中国项目由于中美旅行限制，

停滞了近两年，目前终于动起来了，这一波会比较猛。而 7 月他连续

签了两个项目，其中一个是大型研发项目，近 5000 万美元的投资。

这家中国公司是全球该行业的头部企业，也是上市公司。他告诉笔者，

他还没有和对方公司任何一个人见过，但两年前开始和对方全球研发

负责人有电话和邮件联系，当时也没有谈及具体的项目，直到今年年

初事情有了转机。最初公司总部也没有请他作顾问的打算，因为公司

在美国就有十多人的中美团队，不少有博士学位，而我这老朋友说自

己没有去追这个项目，他们有什么问题就尽量给些建议，近期已帮他

们将加州州府萨克拉门托的一个近 1 万平方米的厂房买下来了，目前

正在进行尽职调查，不久就能过户。

另外一个是太阳能项目。上个月他带中国客户看了几个地块和建筑物。

我这老朋友坦言，这个行业不来美国几乎是无法服务美国客户了，因

为想通过东南亚工厂出口美国的方式走不通了。美国国会已经通过相

关立法，这个行业会使中国企业来美国投资变多。而这个月大概率会

签另外一个项目，对方公司的产品供应给美国电力公司和输电电网公

司，公司的美国客户明确提出，来美国就有长单，不来美国就没有订

单，因为电力行业对价格敏感度不高，对供应的稳定性要求高。而在

9 月初，我这位老朋友还带一个客户考察了两个厂房，是一个亿美元



级的金属材料投资项目。而最近还有一个老年公寓项目，一个中资企

业已经在美国搞了五家，准备继续扩张，每一家需要有近 40 个雇员，

而这些雇员由于从事老年康养业务，更方便移民美国并拿到绿卡。一

些企业，从中国大陆搬迁到东南亚，以为就近中国市场，可以实现进

可攻、退可守。有一家企业在东南亚投了一个多亿美元，这两年靠出

口美国赚了很多钱，最近却被美国商务部告知需要展开调查，这时候

客户就选择离开东南亚去美国实施投资。还有太阳能行业也是这样，

再过两年，东南亚光伏产品也来不了美国了。美国政府会设置贸易壁

垒，不符合美国产地标准、技术标准、环保标准的企业的货物将进不

了美国市场。而电动汽车、锂电池同样如此，最近两周，美国就宣布

了 70 多亿美元的锂电池项目和 100 多亿美元的芯片投资项目，中资

企业在这一领域存在优势，美国市场表现出很强的吸引力。

中国尽管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但随着国内房地产经济低迷，债务问题

凸显，经济总体形势不容乐观。8 月，台海局势紧张，中美发生了罕

见的涉军事要素的外交冲突，这使部分企业担心中美地缘政治冲突会

影响到自身的经营以及利润。不仅是中国本土企业，欧美企业也对时

局存在担忧。中国欧盟商会（EU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主席伍德克表示，很多企业都在思考各种可能情况及应对方式——

“万一发生战争，我们该怎么办？应该关闭在中国的业务吗？如何才

能维持业务并克服可能的封锁？”上海美国商会的郑艺表示，对于许

多拥有全球供应链的美国制造商来说，台湾危机加剧了恶化的中美关



系，给商家带来了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实质性”影响，迫使他们认

真考虑在其它国家建立工厂。可见，中美关系的紧张不仅带来中美在

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双重受挫，还使诸多外资企业存在不确定感和不安

全感。

在动荡的世界中，美国独特的地缘优势以及市场优势会越发明显。而

此刻的美国政府正在动用外交以及立法甚至胁迫手段吸引跨国公司

来美国投资。实际看，产业链的编织离不开跨国公司，而目前流行的

国与国之间签署双边投资协定（BIT）的方式并不能完全建立投资信

任。在中美进行的长时期双边直接投资谈判中，结果是“议而不决”、

“谈而无果”，这不仅反映了中美两国制度距离的冲突，也显示了中

美在政治信任上的不足。实际上，双边投资协定主要被美国用作巩固

外交政策的工具，或用来改善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发展中国家的关

系，也就是说，它不完全是基于商业目的，而是背后存在特定的政治

设计。现实中，美国从特朗普时代开始就公开定义中国是“竞争对手”，

而停止了由奥巴马总统开启的中美密集 BIT 谈判。目前看，美国拜登

政府已经没有动力再推动中美 BIT、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而是要实

施赤裸裸的竞争。中美在直接投资领域的冷却，其实是中美关系的一

种真实写照。

美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奉行明显的现实主义策略，即以权力为媒，

充分利用本国的投资市场优势，在政府产业政策支持下，寻求有助于



推动就业，有助于推动国家竞争优势累积、保护国家经济和商业利益、

维护本国和企业竞争力及国家安全的政策，实现美国关键供应链的韧

性。

往后看，中国与美国市场具有强关联的特定企业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

困境，即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美国甚至不容许居中，比

如说转移到东盟，然后利用这些国家进行转口贸易。也就是说，美国

正在实施某种“非此即彼”的游戏规则。如果中国国内市场难以在尽

量短的时期内扭转疫情、经济下行、税收等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那

么，美国市场的比较优势就会进一步突出，中国国内的产业要素就会

加速向美国市场转移。

而同时，并非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有机会去美国实施包括收购在内的直

接投资。拜登最近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法案（《确保美国海外投资委

员会有力防范日趋发展之国家安全风险的行政令》），旨在加强对人

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高科技行业涉及外国公司的交易审查，

并影射中国在美的技术间谍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此外，

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NCSC）牵头的机构不断地提醒美国企

业，中国可能带来威胁和挑战。所以，即使美国吸收中国企业去美投

资，更大程度上只能给民用产业发“通行证”，而在涉及军民两用技

术产业上，中国企业的投资和商贸腾挪空间会变得越发狭窄。



由于中国产业链门类比较齐全，对中国民营公司尤其是头部民营企业

的争夺，将是中美在直接投资领域竞争的新动向。


